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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海山 　 化工专家 。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
出生 ，河北省滦县人 。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毕业于苏联
列宁格勒苏维埃化工学院研究生部 。 中国工程
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科技顾问 。 在高能
炸药攻关协作中 ，与兵器部合作研究成功了 ２
号炸药及 HMX的合成工艺 。 与中国科学院及
兵器工业部合作研究成功了我国第一个塑料粘

结炸药 ，满足了我国武器研制和发展的需要 。
为提高武器的安全性 、可靠性 ，领导研制成功了
低感度高能炸药 ，负责研制成功的新传爆药和
钝感炸药等产品都得到了应用 。获全国科学大
会奖 ４ 项 ，国家发明奖 １ 项 ，国家科技进步奖 １
项 。 出版专著 ３ 部 。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
院院士 。

为国防现代化事业而献身

我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地区的一个贫寒的农

民家庭 ，当时兵荒马乱 ，民不聊生 。 后来日本鬼
子又来了 ，我亲眼见到祖国同胞一批一批地被
关进日本宪兵队 ，而出来的是一大车一大车的
尸体 。 日本投降后 ，日子也没好多少 ，代替日本
鬼子蹂躏老百姓的是那些国民党贪官污吏和土

豪劣绅 ，老百姓哪里有什么安定的日子 。 到那
个时候 ，我家已是中农 ，但仍是糠菜半年粮 ，而
且还经常受别人欺侮 。 因此 ，那时我感觉整个

社会都是冷酷的 、恐怖的 。 解放前我虽然一直
上学 ，但每年都要请 ３ ～ ４ 个月的假 ，在家干农
活 ，以便解决吃饭问题 。后来解放了 ，我眼前突
然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，这时我才感到了社
会的温暖 ，看到了祖国美好的未来 。

一 、为祖国勤奋学习
解放后 ，由于有了助学金 ，我才读完了高

中 ，１９５１ 年还考上了大学 ，由于家里比较穷 ，我
考了一个实行供给制的学校 ，就是从老解放区
搬进北京的华北大学工学院和中法大学合并的

学校 ，即北京工业学院 ，现在叫北京理工大学 。
解放初期 ，苏联派专家在这个学校帮助建立了
一系列常规武器方面的专业 ，如坦克 、雷达 、枪
炮 、弹药等等 。 我们班是我国炸药专业的第一
个班 。

现在对国防专业 ，特别是炸药专业也许有
些年轻人不感兴趣了 。 我们这一代 ，由于亲身
经历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的历史 ，甚至亲
眼目睹了日本鬼子把我国同胞当做牛马一样任

意宰割的悲惨情景 ，大家一致认为 ，我们必须有
自己强大的国防 ，因此都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 。

我们祖先发明了火药 。 在宋朝公元 １０４０
年出版的枟武经总要枠明确地记载着 ，黑火药在
公元 １０００ 年左右已在中国用于军事上 。 几百
年以后 ，黑火药才传到了欧洲 。 但是清朝以后
我们大大落后了 。 近代炸药名目繁多 ，但都是
外国人发明的 。 在以前的近代炸药书籍和文献
上 ，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。 直到解放初期 ，我
国才有一个陈旧的 TN T 工厂 。 那还是日本鬼
子在东北留下来的 。 其他军用炸药都靠进口 。
因此 ，我和许多同学一样 ，在大学就立志改变这
种面貌 ，决心通过我们这一代的创造性劳动 ，使
我国的炸药科研和生产 ，恢复过去的荣誉 ，重新
受到世界的尊重 。

１９５６年大学毕业后 ，领导让我考留苏研究
生 ，１９５７ 年就到苏联留学了 ，在列宁格勒苏维
埃化工学院炸药教研室当研究生 。我在学习中
了解到他们组织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军用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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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 ，特别是把发
展核武器的需要作为重点 ，因为原子弹是用化
学炸药来引爆 ，而炸药的性能直接影响核武器
的小型化和安全等性能 。苏联在这方面做了许
多工作 ，并取得了很多成就 。 当然 ，这都是保密
的 ，在我们国内是不知道的 。 因此在确定论文
题目的时候 ，我向老师表示我喜欢新炸药合成
方面的工作 。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很好 ，老师就
同意了 。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就可以借阅这方面
的保密文献和资料 。 因此我很高兴 ，又感受到
了自己肩负的责任 。 研究生主要做论文工作 ，
然后取得学位 。 但我意识到 ，我不仅需要把学
位论文作好 ，更重要的是 ，要全面掌握苏联多年
的研究成果 ，以便将来移植到国内 ，使我国迎头
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。 我经常想 ，要是不解放 ，我
高中也毕不了业 ，更上不了大学 ，出国留学更是
想也不敢想 。 因此我一直不忘党和国家对我的
恩情 。 国家为了培养我 ，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
的钱和心血 ，我一定要报答 ，我一定要努力学
习 ，刻苦钻研 ，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 。

我知道 ，要学习真正的本领 ，特别是学那么
多保密的东西 ，一定要与苏联老师和同事搞好
关系 。 当时有中苏友好的条件 ，又有中国人勤
劳 、刻苦 、好学的美德以及 ５０ 年代的那种思想
状态和精神面貌 。所以我们和苏联老师及同事
的关系搞得很好 。 我们特别尊重老师 ，又尽量
多做好事 ，如打扫校园 、参加其他义务劳动 ，工
作中不怕脏 、不怕苦 、不怕累等等 ，因而得到了
他们的信任和赞扬 。 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对我
们说 ：“看到你们中国留学生那样勤奋和忘我地
工作 ，就使我们想起苏联 ３０ 年代热火朝天地建
设社会主义的那些难忘岁月 。”有的甚至说 ：“你
们中国一定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 。”我记得 ，
１９５９年为庆祝国庆十周年 ，我们中国留学生邀
请一些苏联老师开个联欢会 ，研究生部的一个
老师说 ：“我们有好几个国家的研究生 ，以中国
研究生最勤奋 ，时间抓得最紧 ，工作进展最快 。”

炸药教研室当时每天 ６ 小时工作制 ，早晨

９ 点至下午 ３ 点 。 有的试验需要倒两班 ，就从
下午 ３ 点工作到晚上 ９ 点 。 我和其他中国研究
生一样 ，都是每天上 １２ 小时的班 。

二 、将青春年华献给祖国的国防事业
１９６１年回国后分配到了二机部九院 ，当时

还叫九所 ，正在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。 朱光
亚 、王淦昌等同志当时都是副所长 ，报到以后 ，
朱光亚同志接见我 ，向我了解苏联在高能炸药
方面的研制情况 ，让我给他们领导和有关科技
人员做了专题汇报 ，并让我赶快写回忆录 ，以免
忘记 。 我就写了一本资料 ：枟新型炸药合成化
学枠 ，其中概括了苏联研究的几十种新炸药的分
子结构 、合成方法 、反应条件和性能数据 。

我一分配到九院 ，就打听实验室在哪里 ，希
望赶快着手工作 。 但被告知什么也没有 ，只在
长城脚下有个 １７ 号工地 ，有几间平房 ，一些帐
篷 ，可以打炮 ，但没有研制新炸药的条件 。 当时
我非常着急 ，也提了一些尽快上马的办法 。 其
实领导也在抓紧布置这项工作 。 不久 ，即 １９６２
年春 ，就决定派我们去西安与当时的五机部西
安三所 、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所的同志一起协
作 ，共同攻关 。 这时我感到报效祖国的时候到
了 。 我就和许多年轻同志一起离开北京前往西
安 ，生龙活虎地干起来了 。 那时和我一起工作
的 ，大多数都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同志 ，而且
大多数都没有学过炸药 。 他们问我怎么办 ？我
说大学只学个基础 ，当然要靠在工作过程中边
学边干 ，根据工作需要 ，有目的地学 ，效率才高 ，
记得也牢 。当然 ，搞炸药 ，大家都知道 ，有一定
的危险和毒害 ，但大家都以祖国的需要为重 ，以
能参加这项工作为荣 ，不仅不害怕 ，而且都非常
热爱这项工作 。 虽然我们来自三个不同单位 ，
但是大家亲密无间 、团结战斗 。 在工作中分秒
必争 ，那真是 １００ ％ 的出满勤 ，干满点 ，使满劲 。
早晨起床后念外语 ，吃完早饭马上到实验室 ，穿
上工作服 、打开通风橱马上就做试验 ，一直到中
午打铃下班 。 下午也是这样 。至于到图书馆查
文献 、准备第二天的试验方案等都是晚上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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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样 ，我们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合成出了
１０ 种新炸药 ，在反应机理和工艺等方面还有所
创新 ，其中两种还进行了中试 。 后来很快就投
入生产 ，用于武器研制了 ，保证了武器的发展 ，
同时也结束了我国不能自行研制 、生产高能炸
药的历史 。

上面谈的是单质炸药的合成 ，生产出的是
单质炸药 ，即单一的化合物 。 在武器使用时 ，必
须做成一定的形状 ，要有很高的尺寸精度和物
理 、化学均匀性 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，第二次世
界大战以后 ，美国发明了塑料粘结炸药 ，简称塑
料炸药 ，即用塑料把单质炸药粉末包覆起来 ，做
成造型粉或压型粉 ，然后用油压机热压成药柱
或大药饼子 ，再放在车床上进行机械加工 。 这
种技术途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于 １９５２ 年已公
开发表 。但直至 １９６２ 年我国还没有从事这方
面的工作 。 鉴于发展核武器的需要 ，九院提出
了研制塑料炸药的任务 。 １９６５ 年 ，领导让我负
责这项研究课题 。 这项工作对我们都是陌生
的 ，但因它直接解决国家急需的应用问题 ，所以
我们都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。 把这种塑
料炸药研制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，因为中国人并
不笨 。 问题在于时间 ，领导要求越快越好 ，再快
也不嫌快 ，要想快 ，就得加班 。 由于我们从未搞
过这方面的工作 ，就更得多加班 ，那个时候是没
有加班费的 ，也没有奖金 。但是 ，我们经过党的
多年教育 ，都知道自己是国家主人 ，而不是被雇
佣来给别人干活 。 国家培育了我们 ，现在工作
需要我们加班 ，那算什么呢 ？ 其实 ，那个时候 ，
对奖金 、加班费我们从来也没考虑过 。 在当时
甚至连议论工资 、待遇问题都会感到不好意思 ，
都会感到羞愧 。 那时也正学雷锋 ，大家只比贡
献而不讲索取 。 大家想的只是如何更快更好地
完成任务 。 有这种思想 ，所以我们就能发扬苦
干加巧干的精神 ，夜以继日 ，加班加点 ，结果只
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搞清了很多规律 ，研制了
配方和工艺 。 此配方虽然没有用在九院产品
上 ，但经五机部的同志改进后 ，曾用于常规

武器 。
１９６６ 年 ，我们完成了在西安的协作任务 ，

从西安回到了青海 。当时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
所为九院研制了一种塑料粘结炸药 ，准备用于
武器中 ，但在压制成型时 ，出现严重的裂纹问
题 ，经多方研究 ，都未能解决 ，直接影响着任务
的进度 。 当时正在“四清” 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很快
也开始了 ，工作已不正常了 。 我刚从西安到青
海 ，领导也没分配我工作 。 但是我考虑到国家
任务事关重大 ，自己不能等领导分配任务 ，而应
当急国家所急 ，所以我自己就主动地干起来了 。
当时我考虑 ，若重新研究其他配方 ，时间已来不
及 ，同时价值数十万元的炸药扔掉不用也太可
惜了 。 因此我就根据理论分析并集成兵器部各
单位的工作经验 ，进行配方的改性研究 。 在其
他同志的协助下 ，经过半年的努力 ，获得了成
功 ，这是我国使用的第一个塑料粘结炸药 。

三 、为了事业 ，勇担风险
后来 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越搞越厉害 ，科研工作

几乎难以开展了 ，自己只好查看一些文献 ，提出
一些设想 ，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探索性试验 。
１９６９ 年为建国二十周年献礼的国家试验 ，急需
能量更高的塑料粘结炸药 。 当时我爱人已受到
冲击 ，对我也不信任了 。 但这时领导让我负责
这项艰巨任务 。 我深知 ，承担这项任务是有很
大风险的 ，因它难度大 ，时间也很紧 。 当时已是
６ 月份 ，到国庆前只有 ３ 个月 ，３ 个月的时间要
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，研制配方 ，测试各种性能数
据 ，还要生产出炸药部件 ，难度很大 。 另外 ，在
当时混乱的情况下 ，也容易发生爆炸事故 。 我
想 ，在对我不信任的情况下 ，这个任务我若完不
成 ，在当时就可能会被罗织成各种罪名 ，比如故
意拖延啦 ，有意破坏啦 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… …
什么帽子都可以给扣上 。 如果万一发生爆炸事
故 ，把自己炸死了倒没什么关系 ，如果把别人给
炸死 ，那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，甚至可以给扣上
一个“政治谋杀”的罪名 。 但是 ，我想 ，这是国家
任务 ，个人担风险算什么 ？ 而且对领导交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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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 ，我从来也没推辞过 ，我都是积极接受的 。
我最怕的是不给我任务 ，不让我工作 。 当时虽
然对我“控制使用” ，但只要让我为国家工作 ，对
我来说就是最大满足 。 因此我承担了这项任
务 。 为了抢时间 ，我们打破在海拔 ３ ２００ 米的
高原不倒三班的常规 ，实行了三班制 ，我是负责
人 ，为及时掌握研究情况 ，一 、二班我都参加 ，三
班是辅助工作 ，也基本上由我包了 ，一些危险操
作 ，我都尽量自己去做 。 比如 ，炸药晶体的粉碎
是很危险的 ，现在都用各种粉碎机械隔离操作 。
那个时候 ，没有这些条件 ，时间不允许 。 因此 ，
我就站在远离同志们的地方用擀面杖慢慢地把

炸药碾碎 。 我在实验室吃 、住 ，每天睡眠和休息
只四五个小时 ，连做梦都在想着工作 。 有人问
我 ，为什么这样 ？ 我说“养兵千日 ，用在一时” 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几年没干活了 ，现在有这样一个
紧急任务 ，我义不容辞 。 虽然我被“控制使用” ，
身体也非常劳累 ，但研究工作的每一进展 ，对我
都是安慰 ，都使我内心萌发难以表达的喜悦 。
经过大家的日夜奋战 ，保证了国家试验的如期
进行 。

但是 ，没过几个月 ，林彪死党插足九院 ，进
行破坏 ，对广大职工进行残酷的打击 ，把九院搞
得非常恐怖 。 说九院是“小香港” 、“小台湾” ，是
“特务窝” 。 到哪个国家留过学的 ，就是哪国的
“特务” 。因而他们诬蔑我是“苏修特务” ，把我
关进了他们私设的监狱 ，关了将近两年 。 对我
进行毒刑拷打 ，给我带了将近一年的手铐 ，连吃
饭 、上厕所 、晚上睡觉都不给摘 。有半个月的时
间 ，不仅不给一点菜吃 ，连盐也不给一点儿 。 更
难以让人忍受的是精神恐吓 ，他们枪毙了两批
人 ，都是冤杀 。 他们还准备再枪杀一大批人 。
听说挖了 ５９个坑 ，买了 ５９张席子 ，其中有我一
份 。 但是 ，算我命大 ，林彪逃跑摔死了 。 这样在
１９７１年底 ，把我放了出来 。 可是 ，这时我才知
道 ，他们已经把我整得家破人亡 ，妻子被残酷迫
害致死 ，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农村 ，年迈的母亲哭
瞎了眼睛 。

经过这一场浩劫 ，许多同志被整得伤心了 ，
要求调离九院 ，说九院是是非之地 ，不能久留 。
一些好心人也劝我调走 。 其他一些单位的同志
对我的遭遇也深表同情 ，并欢迎我到他们那里
去工作 。 但是我想 ，我受迫害不能怪九院 ，不能
怪这种事业 ，那是林彪反党集团搞的 。 周总理
说 ，九院事业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所
在 。 解放前 １００ 多年时间我们国家所以备受帝
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凌辱 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
强大的国防 。 我们有了核武器才不会受别人的
核威胁 。 因此 ，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能不搞这
种事业 。 九院受到这样严重的破坏 ，大家都要
求调走 ，九院怎么恢复 ，事业怎么发展 ？ 因此我
决心留下来 ，继续在九院工作 。

被放出来以后 ，我想我被剥夺了两年的宝
贵时光 ，用这样多的时间 ，可为事业做多少工
作 ？ 因此 ，尽管身体非常虚弱 ，我还要珍惜时
光 。 我借去北京治病的机会 ，重新振作精神 ，抓
紧时间查阅文献 ，了解动态 ，为将来的工作做
准备 。

九院的事情是通天的 。 由于周总理等老一
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九院的关心 ，我们和其他
被迫害 、被整死的同志一样 ，得到彻底的平反昭
雪 。 我在安葬好亲人的遗骨以后 ，于 １９７５ 年调
到了四川 ，又和以前一样 ，重新投入了紧张的
工作 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时 ，我和全国人民一样 ，欣喜
若狂 。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，深刻地总结了
解放后的历史经验教训 ，彻底纠正了极“左”错
误 ，给一切冤 、假 、错案平了反 ；给知识分子正了
名 ，从团结 、教育 、改造的对象 ，变为工人阶级的
一部分 ；恢复了技术职称 ，建立了学位制 ；认真
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… … 总之 ，十一
届三中全会以来 ，党中央关于改革 、开放的一系
列方针 、政策使我深受鼓舞 ，使我看到了我们国
家的希望和未来 。

四 、甘做“人梯” ，倾心培育接班人
从 １９８１ 年起我当了几年的副所长 ，分管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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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工作 。 后来调任科技委主任职务 。 １９８５ 年
我入党 ，并被评选为核工业部劳模 ，１９８６ 年被
全国总工会授予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和“全国
优秀科技工作者”称号 。

组织上对我这样信任 ，给我这么多荣誉 ，使
我十分感动 ，也使我感到自己的担子更重了 。
自己应当做更多的工作 。当时全国各部门都面
临人才断层的危机 。 加快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
任务摆在了每位老科技工作者的面前 。 我要求
组织上让我到基层第一线去兼任一个组长以便

亲自带领一些年青人从事急需新材料 、新技术
和新工艺的研究工作 ，培养德才兼备的接班人 。
我的要求得到了领导的支持 。 我对年轻人既言
传又身教 。 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做实验 ，也一
起倒班 。同时还经常一起讨论科研中出现的问
题 。 搞好科研工作的第一个环节是选好题 ，即
根据掌握的国内外动态和国内需求 ，通过全面
思考来确定题目的内容 、目标和技术路线 。 我
提出并申请的研究课题都让年轻人当第一负责

人 ，我当第二负责人或指导人 。 让他们组织实
施 。 经过几年努力 ，一些年青有为的科技人才
果然脱颖而出 ，同时为九院事业研制成功了一
些新材料和新技术 ，满足了九院事业进一步发
展的需要 。 为此 １９９０年我被评为“四川省科技
精英”和“自然科学界精神文明标兵” ，后来又两

次被选为“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” 。
但是 ，当回想起我和同事们一起取得的科

研成果的水平时 ，尽管都有显著的科技进步 ，许
多在国内是领先的 ，但都没有重大的原始性创
新 。 而且搞出来的时间比国外晚了十来年以
上 。 如 HMX 炸药在美国于 １９５２ 年就建厂投
产了 ，而我们在 １９６４ 年才在实验室合成出来 ；
以 TA TB 为基的钝感炸药部件 ，美国于 １９７９
年就开始装备部队 ，而我国到 ９０ 年代初才研制
成功 。 我们的塑料粘结炸药配方有自己的特
色 ，在某些性能方面优于国外的配方 ，但基本上
是仿制国外多年以前的 。 我们也合成出了十多
个文献无记载的新爆炸化合物 ，但都没有实用
价值 ，在阐明以硝仿为酸组分的曼尼希反应机
理及革新 ２ 号炸药合成工艺方面 ，应当说做了
原始性创新 ，但由于该炸药相容性差等缺点而
被淘汰 ，使得该项创新失去了重要性 … …

当今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 ，国家
的综合国力大幅提高 ，科研条件与国外相差无
几 。 特别是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，给科技人员
的自主创新提供了非常好的氛围 。我虽年老体
衰多病 ，还是有决心在有生之年和年青同事一
起做出一两件原始性创新的成果 ，为振兴中华
尽最后一点微薄之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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